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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五四青年节，我总会想起50
多年前工厂举行的青工技能大赛，那
热闹的比赛场景和得到名次后激动的
心情总是让人回味。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上世纪70
年代初的一个青年节，我们工厂举行
建厂以来第一次青工技能大赛，工厂
的电焊、铆工、车钳刨、行车工、翻砂造
型、锻造等机械行业的八大技术工种
的青年工人都积极报名参加了这次技
能大赛。

我厂建立于1956年，是常州化工
系统唯一的机械厂。在50年代到70
年代初，工厂职工从不到600人发展
到1200多人。特别是在60年代末到
70年代初，工厂增加了三四百名青年
工人，工厂的技术工种人员的技能水
平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

为了工厂的发展、产品的升级换
代，急需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青年技
术工人，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当
时常州工业战线上的口号是“远学大
庆王进喜，近学常州叶慧英”“立足本
职干革命，建设四化献青春”。为此，
工厂从厂部、党委，到工会、共青团组
织，非常重视青年一代的培养，多次召
开会议商议，决定在1972年的5月4
日这天，组织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青工
（年龄规定在28岁以下）技能比赛。

3月底，工厂的红头文件颁发后，
全厂各车间科室部门积极响应。厂部
组织工会、共青团组织、生产技术部门
等成立组委会，尽快制定出各工种技
术比赛的项目方案。工厂下属五大车
间更是非常重视，组织各工种的青年
工人参加比赛，还分别由师傅带徒弟，

“一帮一”进行技术培训，争取在比赛
中取得好名次。

我在1971年复员分配到常州化
机厂金工车间工修班，当了一名机修
钳工。我师傅名叫谈敖济，当时他是
七级钳工，在全厂相当有名气，是排得
上号的钳工大师傅。我记得全厂参加
钳工比赛的有30多名，进行比赛的项
目，是以手工制成一颗六角型的螺
帽。螺帽虽小，但要手工制成，需用上
钳工的锯弓、锉刀、凿子、榔头、角尺、
钢尺、圆矩、样冲、划针等十八般武器，
时间规定在三小时内完成。当时钳工
比赛的场地设在金工车间，焊工铆工
比赛场设在铆焊大车间，行车工的比
赛在铸锻车间进行。

在比赛前的个把月时间中，所有
参加技能比赛的青年工人分别在师傅
的指导下默默地练习，都想在这次大
赛中取得好名次。

5月4日这天，全厂内外红旗招
展、锣鼓喧天。工厂的大喇叭里不时
播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戴花要戴大
红花》等红色歌曲。还有市局领导、电
台报社记者、全市各单位派来观摩的
人群，真是热闹非凡。

为了搞好这次青工技能大赛，全
厂车间的职工停工一天，各路人马都
为比赛服务。参加比赛的青工都穿上
统一的工作服，精神抖擞，犹如即将上
战场的勇士。

上午8时整，大喇叭里传来厂长
宣布技能比赛开始的号令，参加各工
种比赛的选手步入比赛场地，投入了
紧张又专注的操作。

金工车间的大小机床马达轰鸣，
铆焊车间弧光闪闪，行车在空中不停
穿梭，钳工比赛场上，榔头锉刀凿子声
此起彼伏。我也在这紧张的气氛中投
入了比赛。我先用钢锯按图纸尺寸要
求锯上一段圆钢，用样冲在圆钢一平
面定位，用圆规钢皮尺划出六等份，再
按平时训练的要求，把锯下的圆钢在
钳台上对等压出痕迹，再用师傅教的
技巧，用凿子凿成六等分毛坯，然后就
用锉刀干开了。我不时地用游标卡尺
测量尺寸，用角尺测量平面度是否倾
斜。按图纸尺寸要求留下余量，最后
用细齿锉刀进行修整，锉光锉平（按规
定不能用砂纸打磨）。这样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比赛，我在10：40就提前完
成了整个螺帽的手制加工，一个光亮
的六角螺母诞生了。这时的我，已是
汗流浃背。

中午饭后，各路参赛选手都集中
到大会堂里，紧张等待比赛成绩和名
次。下午4时，全厂各车间职工陆续
来到大会堂，大会堂里座无虚席，主席
台上坐着市、局、厂部的领导们。厂长
作了大赛总结报告后，裁判长宣布比
赛结果，此时大会堂里鸦雀无声。当
宣布到钳工组第一名为金工车间蒋文
忠时，我们金工车间职工座位方阵顿
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和师傅也
激动地相互握手，全车间的职工起身
为我们祝贺，此时的情景我真的是终
身难忘。

我厂举办的首届青工技能比赛，
奏响了常州市各行各业青工技能比赛
的号角，也唱响了全市青年工人技能
比赛的青春之歌。在后来的很多年
里，常州工业的焊工、铆工、车钳刨、行
车工等各种技能比赛基本都在我厂进
行。全市的电焊工技术比赛有多届在
我厂举行，我厂选手徐平雷、徐华兴、
盛立宽、殷建明、蒋建方、郑家柯等都
曾获得过前几名的好成绩。电焊工许
华兴、徐平雷被厂部推荐参加了江苏
省焊工比赛，都获得了前两名的好成
绩。许华兴还代表江苏省参加了全国
焊工的比赛，并光荣获得全国焊工技
术能手称号，为常州市争了光彩。

1973年 5月，国家燃化部（化工
与煤碳部总称）在上海化工专科学校
开办基层技术干部培训班。我因为当
年获得了钳工组第一名，工厂领导推
荐去参加培训班，从此改变了我一生
的命运。

青春之歌 / 蒋文忠

五四青工技能赛事的记忆

孩提时代的谷雨时令，村里娃们
常围着地垄上的串串脆嫩豌豆一边采
摘，一边躲猫猫。“白日长，夜里
短。豌藤青，豌豆香……”一阵阵娃
腔音的快乐童谣牧歌，时不时地在田
野农舍间清脆远播，这是乡里村寨一
道原生的风景。

春末夏初，豌豆荚胀着肚子，
以弧形的两片荚壳合围包裹着圆溜
溜的青青豌豆，鳞次栉比地挂在匍
匐的藤蔓上。“青豌豆熟了！”巧妇
们一手提竹篮，一手摘下豆荚放入
竹篮。到家后去除青荚角的两头，
漂洗干净，然后放入锅里加水，旺
火烹煮，待滚开那刻断火，再放入
些许盐粒翻炒后焖一会儿，青豌豆
变成橙黄色，盛装上桌，便是男女
老幼争食的美味。

豌豆，是食用豆类作物之一，营
养价值高且长相漂亮。《本草纲目》
称“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豌
豆还在华夏文化界域里颇具风情，元
代诗“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
一年”在画家丰子恺的作品中，被借
喻豌豆之意象，表现母爱。

我们孩提时代的豌豆，它还是度命
过日子的好伙伴。

上世纪中叶，生产队里除了按田
亩与人口摊派指标，核定每年夏秋
两季上缴国家稻麦油三类主粮任务
外，还有一项“多种经营”任务指
标，这就是主粮之外那些豆角等

“五谷杂粮”的定购任务数，诸如黄
豆 （大豆）、蚕豆、豌豆、芝麻、花
生、棉花、蓖麻籽等，每一款都有
上缴国库的“定量指标”。不过，有
些受土壤地理条件限制的生产队，
可以核减上缴数量，所不同的是要
用稻麦油国家定购任务相抵，同时
增加粮油的入库数。

豌豆虽然好吃，但相比蚕豆等大众
豆角植物而言产量不高。村民一般就选
择在石边隙地的旮旮旯旯儿，见缝插针

似地布些许豌豆苗，零零星星地收点给
孩子们耍玩、解馋。因为豌豆在社员们
眼里毕竟只是“小玩意”，那时候填饱
一家老少肚子才是“刚需”！那个年月
里，每当收成之后的老豌豆“卖”完任
务，剩余部分社员们谁家也不愿意多
要，人人都会盘算：多进一斤稻麦的

“实在价值”远比这大很多。于是，村
民们只能各显神通，担着那些“丰收多
余”的豌豆到街市，央求那些制售凉粉
皮、豆芽菜的店家低价收下。回到队里
记账时，队长总是一句：“来年万万不
要多种豌豆了！”

青嫩的豌豆，粉嘟嘟的，青香香
的，还是非常诱人的。初夏时节已入农
忙，社员们一大早就要出工，早餐吃得
老早，到十点来钟就“前胸贴后背”
了，离收工吃中饭还早着哩。那季节

里，大家唯一应对的是带上“点饥”的
豆角备品。人们带得最多的是蚕豆之
类，边吃边干，不影响活计。记得那些
女社员用手绢包着的青荚豌豆，在相互
赠让中，大家更愿意要大而肥实的蚕豆
之类，对小众的“豌豆芯”不太青睐。
这时候，我总觉得不该让人尴尬难堪，
会乐滋滋地接过一把“豌豆点心”，美
美地品味，嘻嘻地逗乐：豌豆青，豌豆
嫩，豌豆粉，豌豆香！

几十年光阴荏苒，“白日长，夜里
短。豌藤青，豌豆香”的童声歌谣常
在耳朵响起。如今的豌豆已略显娇
贵，毕竟唯有初夏时节，才有新鲜的
青豌豆飘香。最近市场上的青豌豆荚
已然成了煮妇们争相采购的珍稀品。
偶见席上一盆青豌豆，我就会想起那
段工间小酣时的“豌豆点心”来。

唇齿留香 / 凃俊明

豌藤青 豌豆香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此
时雨水开始增多，谷类开始下种，天气
潮湿气温升高，万物开始生长。这些物
候现象，在农村会有很深切的感觉。

我从农村回城已经多年，对当时
的田野景色、农时农活仅有些许模糊
记忆。记得谷雨时节，大麦已经灌浆，
再过几天，西南风一刮，大麦颜色会
由绿变黄。“立夏三天梿枷响”，再过
半个月，大麦就要开镰收割了，可解
青黄不接之困。此时，村上少数农户
真的是米缸朝天了，就指望公社临时
下拨的“预借粮”度日。但往往“僧多
粥少”，如何分配这几百斤预借粮，按
劳动力分还是按人口分，生产队往往
要开几次会才能搞定。其实，大麦产
量并不高，芒刺又极长，品质更是皮
厚粉粗，本是喂猪饲料，但此时的确
能够救急，所以每年生产队还总是会
种上十来亩的。

与此同时，城里人心心念念的油
菜花大致己经花落一地，露出密密匝
匝的油菜荚来，差不多十多天后同样
可以收割。不过，此时菜籽极易开裂掉
落，为确保到手的菜籽颗粒归仓，每天
必须在清晨露水未干时，小心翼翼地
挑到场园上，待几天晒干后一顿“爆
打”，再用细筛扬净，剩下就是紫褐色
的菜籽了。生产队一般年份可收大几
百斤，社员一年的食油就有指望了。

油菜籽可以挑到社渚镇上去换现
成的菜油，大约三成油七成饼。但生产
队更愿意到烟熏火燎的油榨坊里来，
亲眼看着榨油，哪怕能多半成也是上
算的。榨油过程是公开的，先在至少一
米直径的大铁锅上反复烘炒，然后倒
入圆桶中。里面早有一种类似稻草的
草束，两头用此草束包裏后，依次排入
油槽中，一般放二十块左右。油槽是用
较粗的杂木制作，两头联接，坚硬而光
滑。接着榨油开始，依次打入楔形木
塞，原来相对松散的菜籽饼慢慢压紧，
随着木塞不断更换，菜籽饼终于有菜

油渗漏出来，直到流尽最后一滴油。
手工榨油的劳动强度很大，里面

的工人通常都是上身赤膊的，用的大
锤是方形花岗石凿成，重量大约在15
公斤以上。这样的份量加上用力夯打，
才能使木塞不断挤入加深，从而压缩
菜饼，榨出油来。榨油也讲究技巧，如
果楔形木塞打偏，则有可能飞出伤人，
因此，两台榨机之间是有网作隔断的。

根据惯例，菜饼榨到八成以上时，
出油量就明显减少，此时工人就放下
大锤休息了。因此必须连续递上好烟，
他们才会继续夯几下。下面就轮到我
们生产队的人员上场了，接过大锤继
续夯打。那时我年轻力壮，也抡起大锤
打过几下，感觉真的份量不轻，不过也
没丢脸。

谷雨以后，农活繁杂，日胜一日。
有一件农事印象深刻，那就是做场。

每个生产队都有仓库和场园。仓
库一般有屋多间，或囤粮或喂猪或养
蚕或存放各种农具。仓库前面必定有
个广阔的大场园，所有夏收秋收，无论
小麦稻谷，都要在此脱粒扬净，晒干入
库，然后“交公粮，卖余粮，分口粮”。那
时的场园绝不像今天用混凝土浇筑，
就是在普通田块上加工而成，照样可
以做到平时通车辆，雨天不湿鞋。一般
场园用上三五年，细泥扫尽后，会露出
砂粒，混入稻米中就会硌牙，这时就必
须重新做场。先用锄头浅削出一层表
土，厚度不超过三公分，打碎细化晒
干，然后浇水吃透，再洒上草木灰，接
下来就是用梿枷反复敲打，直到平整
如初。以后无论麦子稻谷登场翻晒，就
不必再担心有细石硌牙了。这种做场
方法，看似原始落后，但简单实用，体
现出农民的大智大慧。

现在的农村，粮食种植也都实现
了机械化，集收割烘干于一体，效率较
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应农时节
气，好像并未完全过时，有时回忆对比
一下，还是很有意义的。

生活琐记 / 赵德明

谷雨的记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常州东
门城郊结合部，一个相当规模的职工
宿舍群拔地而起。这就是当时在常
州无论是容量上和质量上都数一数
二的和平新村，即经两次大规模改建
后现在的五角场西村和五角场东村
及周边地区。

建造和平新村是为解决东门企业
尤其是纺织企业众多、职工住房困难
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和平新村是在一
片农田河塘沟渠上建造的，附近就是
牌楼弄，牌楼弄往北即进入和平新
村。和平新村除了宿舍及一些配套设
施，还有少量古时候留存下来的石人
石马石狮子，有的已经残缺。在古代,
牌楼弄至和平新村的路段是一个墓
道，一些纺织女工上夜班路过还有点
儿害怕，于是就叫家人陪送。

和平新村的地下埋藏着很多古
墓。民间传说曾有哪个朝代的尚书埋
葬在这里，具体位置不得而知，所以这
里史称“尚书坟”。

1956年，我家从成全巷搬至和平
新村，原因是我母亲在和平新村南面
附近的公私合营裕民布厂（后棉织九
厂）工作，上下班方便些。我家在和平
新村住了19年，和平新村不断扩大。
在新建房屋挖掘地基时，经常有古墓
被发现和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铜
器具、漆器、陶瓷用品以及丝绸织物等
文物。一些丝绸织物刚出棺时颜色很
鲜亮，过几个小时就黯然失色了——
见到阳光和接触空气后就变黑风化
了。

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满10岁的我
会与兄弟及发小们结伴去看热闹。在
我和大哥志强、小弟志俊的记忆中，大
约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经考证为
1965年深秋初冬，天气已经转冷，有
一天下午，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在南
京汽车常州随车工具厂和平新村职工
宿舍工地，发现了两个气派的明代墓
穴。常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接到消息
后立即赶来，他们在附近严家村村民

的积极配合下，对两个墓穴分别进行了
仔细的挖掘。当时，墓穴旁站满了观看
的人群，小孩子占了大部分。博物馆内
一位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年轻貌美的女
考古工作者，用亲切的吴味普通话对孩
子们喊道：“小朋友们，不要拥挤，不要喧
闹，当心脚下，小心滑倒，注意安全。”

挖掘开始了。但见严家村的毛胡子
队长秦根宝带领几个村民各自喝了几口
常州产的二两半小玻璃瓶装的白酒，壮
了壮胆，然后按照博物馆考古专家的要
求，先用钢钎等工具，小心翼翼地把石棺
上的石板盖子慢慢地撬开，用绳子绑住
石盖的四个角落，再用铁三角架葫芦手
拉起吊揭开……

这两个墓穴都是套棺，即石棺在
外，木棺在内，石棺套木棺。石棺盖板
被撬开，鲜艳的红漆木棺重见天日，立
时映入眼帘，引来一阵欢叫。打开木棺
比撬开石棺轻松，但须更加细心。经过

考古人员的精心操作，木棺也被打开
了，经历了几百年的棺里已渗进了泥和
水。这两个是夫妻墓穴，出土了各种造
型的金银铜等器具和大量的绫罗绸缎
等织物。男主人墓穴出土了一个有意
思的金幡陂，上面镌刻着四个醒目的仿
宋体字——天下太平，与墓主人的名字
很是契合。女主人墓穴的挖掘更加引
人注目，只见那位秀丽的女考古工作者
（写此文了解后知道她叫陈晶），穿着长
筒靴，戴上橡胶手套和口罩，在墓穴的
泥水中，低首弯腰、耐心细致地打捞棺
椁里的随葬品。她的胆气和不怕脏、不
避异味的敬业精神，让我这个小毛孩顿
时肃然起敬。忽然，一对镶金蛙玛瑙银
簪出现在她的手上。她小心拭抹，洗净
擦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只栩栩如生的
金田鸡，歇伏在金边镶嵌包裹的玛瑙荷
叶上，悠然自得，逍遥自在，生动传神，
很是养眼。在与阳光的交汇中，金光闪

闪，铮亮无比，引来一片赞叹声。
出土文物表明，该墓确与明代六朝

元老、礼部尚书胡滢（武进人氏）有关，但
更准确地讲是胡滢家属之坟，因为在墓
穴中并没发现胡滢的蛛丝马迹。这两个
墓穴的主人分别是胡滢的儿子胡长宁和
儿媳妇段氏（市博物馆有案可稽）。

近日，我找到了曾经在常州博物馆
工作过的邵遐远老师、叶鹏飞先生和陈
丽华馆长（陈晶老师的学生），向他们讨
教，并在陈馆长的热心介绍下，找到博物
馆保管部副主任谭杨吉，进一步核实有
关史料。我还走访了市文广旅局二级调
研员周晓东、市文保中心办公室主任吴
冬冬、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校长高慰
等。由于他们的支持和积极配合，我弄
清了当年目睹挖掘墓穴的墓主人是谁；
也让我再次一饱眼福，见到了那一对数
十年来念念不忘的匍匐在镶金玛瑙上的
金田鸡。

往事钩沉 / 蒋志超

胡滢家属墓穴挖掘目击记

①“天下太平”金幡陂
② 银压发
③ 镶金蛙玛瑙银簪
④ 耳挖形金簪

④④

②②

③③

①①

晚饭后随手翻看网购的《吃着吃
着就老了》这本由纪录片导演、制作
人、美食作家陈晓卿新推出的美食文
化作品，翻至《螺蛳壳里的道场》一
文，因为前几天家里刚吃过两次家常
烧螺蛳，所以先翻阅此文，想看看陈
老师写了些啥。该文才一页半纸，很
短，但写嘬螺蛳写得很传神。我边看
边想，陈老师是皖北人，估计不会写
到正宗江南吴语系人吃螺蛳是用筷子
夹着吸的，全文看完，果然没有写到
此场景。

吴语系人士吃东西最讲究不时
不食，清明前夕，自然少不了品尝
号称赛肥鹅的螺蛳。在江南吴语系
地域，螺蛳的叫法也不一样，苏州
那片的人叫“螺蛳”，而常州和无锡
这边则叫它“蛳螺”。

儿时记忆，江南农村家家户户大
都处于食物匮乏的状态，很少有荤菜
吃。每到开春之时，母亲总会冒着还
微冷的春水，到村前清澈的小河摸点
蛳螺回来烧了吃，权当荤菜。外婆家
在芙蓉圩，那时那里的生产队都挖池
塘养鱼，用磨好的豆浆喂鱼，鱼吃不
了那么多，剩下的豆浆就沉到池底，
螺蛳就能吃到新鲜的豆浆，所以长得
很快，由于生长期短，鱼塘里的螺蛳
壳薄一点，不像野河里的螺蛳壳那
么硬，所以鱼塘螺蛳更鲜美。改革开
放以来，芙蓉人民已不养鱼，就用废
弃的鱼塘专门养螺蛳，同样喂的是豆
浆，终于叫响武进十大名菜之“芙蓉
鲜螺”。

螺蛳形状类似锥型贝壳，它是
一种腹足纲软体动物。螺壳坚厚，
需用钢丝钳剪，成熟大螺蛳壳体长
3厘米左右，壳顶尖，螺层共有七
层，壳面呈黄褐色或深褐色。当
然，还有白色外壳的螺蛳。白壳螺

蛳是环棱螺的一种，是自然基因突变
形成的。白壳螺蛳含有多种维生素，
鲜味氨基酸丰富。但这个白壳螺蛳量
太少了，估计一百粒螺蛳中才能找到
几粒白壳螺蛳。我曾在淹城一家餐馆
吃到一盘加了咸肉丁和鸡汤白烧的白
壳螺蛳，味道鲜美，至今难忘。

可能北方人容易把螺蛳和田螺混
淆。其实，两者虽然外貌相似，都栖身
于江湖池塘田间，但是个头有很大的区
别。螺蛳最大不会超过3厘米，而田螺
最大可至6厘米。螺蛳为中国南方独
有，而田螺则遍布世界。螺蛳和田螺都
可食用，但从口感来说，螺蛳是细腻鲜
嫩，剪去螺尾可直接烹饪烧制，亦可以
挑出螺肉炒韭菜吃。田螺肉则丰腴肥
厚，整个煮食并不好吃，需把肉从螺壳
中取出剁碎后与猪肉的五花肉末相搅
拌，加入香菇、马蹄碎丁，然后将拌好
的馅料塞至螺壳内烧制，则更加好吃。

江南一带食用螺蛳的历史可以上溯
至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在金坛三星村
遗址发现了在骸骨下面有一层厚厚的螺
蛳壳，在这些螺蛳壳堆里还发现了一些
骨器和陶器，经过“碳14”测定，这
是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和
骸骨。这些骸骨跨越了五六千年，在这
个土壤水分大并且还呈酸性的地方，居
然还保存这么好，经研究，原来螺蛳壳
是碱性而且还吸水，这样就中和了土壤
的属性，所以这些骸骨能保存至今。据
此可以推测，大约五千年左右，江南一
带先民就有食用螺蛳的习俗了。金坛湖

泊众多，有古洮湖（今称长荡湖）和钱
资荡湖，水产丰富，今天的长荡湖古时
就有“日出斗金、夜出斗银”之说，可
见湖里鱼虾蟹螺之丰盛。

摸螺蛳并不是个技术活，脱了鞋子
挽起裤管蹚到河岸边就能摸了。河水清
澈见底得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螺蛳、水
中的石块，驳岸边沿都会有螺蛳沿着。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人不用下河，用铁丝
弯曲，其中有一段平直，然后套上尼龙
绳网，用这个特制的螺蛳网伸至河底捕
捞，拖上岸后将网里的东西倒出翻寻螺
蛳，运气好时也可以捞到小鱼小虾。这
翻操作在江南被称作“耥螺蛳”。

还有一种能采集到螺蛳的方法就是
“罱河泥”，当时在农村这个是最吃力最
有技术的活之一。是用一种竹制三角形
状套上密集尼龙绳网制成的专用农具，
人站在船上手握两根长竹竿将罱网张开
伸至河底，然后将两根竹竿用力并拢。
此时罱网中已夹取了河底的淤泥，当然
有时能罱到螺蛳、蚬子、河蚌、水草、
小鱼小虾之类的东西。然后将罱网用力
提起拖至船中，此时两根竹竿还是并拢
着的，只要双手将竹竿掰开，罱到的河
泥就从罱网中脱落到船中。偶尔可以看
到活泼鲜跳的鱼虾夹杂在泥中，在泥中
有时能翻寻到螺蛳或碎砖瓦小石块等
等。罱起的河泥待水泥船中舱装满了，
就将船靠到田边挖有“灰潭”的地方，
然后用“篰扦”（长柄竹杆套上塑料或
木制的舀河泥的专用农具）将河泥从船
上舀至事先挖好稍微有点倾斜的沟里。

这沟通向“灰潭”，从船上舀出的泥就
顺着此沟流到“灰潭”。一般会用潭边
事先准备好的“荷花浪”（即紫云英）
或青草撒入“灰潭”，舀一层河泥铺一
层“荷花浪”或青草，直至“灰潭”满
上，这就完成了堆肥的过程。第二天，

“灰潭”中河泥上总会有螺蛳沿在上
面，此时就可以去拾螺蛳了。

从河沟池塘摸来或耥来的螺蛳，置
于盆中用清水静养一两天，待螺吐尽泥
沙，然后用老虎钳或大剪刀剪去螺尾，
仍置于清水中，滴几滴菜油静养两个时
辰，然后洗干净沥干。锅烧热加入猪
油，先下葱姜蒜爆香，将螺蛳倒入锅中
翻炒至有点锅气时，洒点料酒，再倒入
酱油继续爆炒两三分钟。然后看螺蛳螺
口的黑色保护片即厣（yǎn）是否脱
落，如已自然脱落，加一小勺白糖和鸡
精，撒上葱花末或香菜末，再撒一点点
白胡椒粉即可起锅装盘。

正宗的江南人吃螺蛳时，不会用手
抓取螺蛳吮吸，他们通常会用筷子夹取
螺蛳，对着螺蛳口部吮吸。一般都能吸
出螺肉，如果吸不出来，就会吸一下螺
尾，把螺壳里的空气吸出来以后，螺肉
就会缩至尾部，再从螺口吸一下，美味
的螺肉就入嘴了。曾经在桌上多次考过
人家，用筷子夹螺蛳吮吸，北方人百分
之百不会吸。

螺蛳，江南水乡一年四季都有。只
是过了清明，螺蛳就开始产小螺蛳了，
螺肉仍可食用，只是味道远不如明前
螺，且吮吸时总会吸到小螺蛳。

江南风物 / 张培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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